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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伙注意到没有，近几年
来，每每天干物燥、酷热难熬的时候，
保准就会有一场及时雨来浇灭这热
火，给大地降温。好多时候它还不在
白天下，专挑夜深人静时，有时细雨
淅沥，有时大雨滂沱，一夜听雨打纱
窗，清晨推窗远眺，雨过天晴，清新舒
朗。我真的惊异于济南的雨，好像通
人情，知进退，给忙忙碌碌的上班人
让路。有时都在想，这是不是老天爷
对厚道的济南人的厚爱啊。

当然，济南的雨留给人们的记忆
并不都是美好的。

小时候我家住在宽厚所街，记得
我大概四五岁那年，天气大旱，连护
城河里的水都见了底，小伙伴们下河
捉泥鳅、捞小虾。干汽车司机的父亲
开着车去南部山区抗旱，半个多月没
有回家。突然有一天狂风大作，雷电
交加，满街的大人孩子都往家里跑。
不一会儿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孩子们
高兴得雀跃着，用小手捧着去接屋檐
上流下来的雨水。雨势稍有减弱，就
一个个光着膀子赤着脚冲出雨帘，到
街上趟水去了，大人喊都喊不住。我
更是肆无忌惮地趴在了水里打着澎
澎，水竟然能没过了我。不知是谁家
大人跑到我家给我母亲说：“快去看
看你家泉林，在马路上游泳了！”母亲
顺手拿了个竹制的苍蝇拍子来到街
上，我正在水里“游”得起劲，忽觉得
屁股上啪啪挨了三四下，被抽得火辣
辣地疼，母亲边抽嘴里边恨恨地说，

“叫你再游泳，叫你再游泳！”这一顿
胖揍，打断了我游泳运动的启蒙，以
至于到现在仍是个旱鸭子。

1987年8月26日至27日，济南市降
下了特大暴雨。据当时报道，解放桥
测量站最大雨量340毫米，市区平均也
达到了315毫米，这是建国以来济南市
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由于当年小
清河超水位暴涨，河水倒灌市区，导
致47人死亡，上万间房屋被淹，尤其是
工人新村周边受灾严重，后来市政府
拆除了被毁平房，建起了整齐划一的
工人新村楼群。

“8·26”那天我下班回家，走到原
太平街与东舍坊交叉口，这儿地势较
低，湍急的雨水呼呼地向护城河里泻
着。我心想已经离位于司里街的家很
近了，于是就冒险推着自行车涉水前
行，谁知刚走到路中间，水已漫到膝
盖，逆水退回去寸步难行，想硬着头
皮前进，瞧那水势还真不敢，因为前
边就是太平街下护城河的大崖(济南
人读yai)子。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旁边
大门开了，一位大叔帮我把自行车抬
到了他家大门里。那天直到水退了我
才敢回家，好在有惊无险。

十年前的那场7·18大雨袭来时，
上高中的女儿正在省体工大队训练，
见天气不好，教练停止了训练，让大
家赶紧回家。女儿说当她们走出体工
大队时，只是觉得黑云压城，可是不
承想刹那间大雨倾盆。雨下得又大又
急，不一会儿文化东路就流成了河，
体工大队西邻羊头峪泄洪大沟，这儿
两头高中间低，雨水湍急而下。没有
带雨具的女儿想趟过马路到对面公
交站台避雨，谁知还没走到路中间，
脚下一滑坐在了水里，幸好当时身边
有一位阿姨顺手拽住了她。人是站起
来了，眼看着装有运动鞋和运动衣的
包顺着洪流被冲进了泄洪沟。第二天
我们看新闻才知道当天的雨有多大，
泉城广场银座商城变成了一个大池
塘，山水沟一辆面包车遭遇灭顶之
灾，幸亏热心的济南市民冒雨从车顶
上救出了遇险的外地人。

如今7·18也过去十年了，这十年
来济南的雨水春雨润物，夏雨送爽，
不急不缓，气温怡人。清晨起来敲这
篇稿子时窗外还是细雨淅沥，这会儿
稿子也打完了，该收拾一下上班去
了，见窗外的雨竟然停了，往楼下望
去，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确实没有一个
打伞的。这济南的雨！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的工
业战线上掀起了大搞技术革命和
技术革新的高潮。济南机械行业的
几个大工厂，像济南第一机床厂、
济南第二机床厂、济南柴油机厂、
济南汽车制造厂之间每年都进行
厂际竞赛，依照生产成本低、产品
质量好、安全生产等各项指标评出
先进单位，由济南市机械局颁发流
动红旗进行表彰。各参赛单位不仅
争先进、夺红旗，还互相之间进行
技术交流，共创辉煌。当时的口号
是“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
是春。”各厂不光是竞争对手，还是
一条战线上的战友，目的都是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我所在
的济南汽车制造厂就经常组织工
人和技术、管理人员到各兄弟厂参
观、取经。

济南第一机床厂在生产定置
管理方面搞得很出色。我们前去参
观时看到车间内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机床旁的工具箱内刀具、卡具、
量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开箱知数。
大家受到很大启发，回厂后加强了
生产管理，受益匪浅。由于养成了
定置摆放的好习惯，我连自己家中

的生活用品都是放置得整整齐齐，
夜里想取什么东西，不用开灯，伸
手就能拿到。

济南第二机床厂是我省的龙
头企业，技术先进，机械化程度高。
针对我厂的生产状况，我们前去参
观了该厂的铸造车间木模工段，巨
大的龙门刨床的床身、压力机的底
座模样都是该工段制造的。一般的
工厂用的木模都是工人用木工手
锯、手推刨制造出来的，可该工段
制造木模都是使用电锯、刨平机、
对缝机、带锯机、摇臂钻床、木工车
床、木工铣床等机械生产出来的。
不仅生产效率高、减轻了工人的体
力劳动，而且产品质量好，让我们
这些用手工做木模的工人看得特
别眼馋。回厂后，我们根据本厂的
实际生产需要，自己制造出电锯、
电刨子、截头机、木模万能工作台
等木模机械，为黄河汽车的批量生
产提供了模具保障。

济南柴油机厂在发动机生产
上经验丰富，我厂生产的汽车发动
机活塞环铸造质量不过关，首先想
到的是到柴油机厂去学习。我们在
该厂铸造车间看到生产活塞环的

工位上竟然是用一台旧车床改造
成的离心浇注机。“离心浇铸法”我
们在书本上见过，那需要购买设备
啊！可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却用
一台旧车床解决了离心浇铸的难
题。这让我们大开眼界，找出了工
作上的差距。兄弟厂用简陋的自制
设备铸造出高质量的活塞环，启发
和鼓舞了我们，让我们学到了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回厂
后，经过多次试验，我们用砂模生
产出了合格的活塞环，没有拖试制
汽车发动机的后腿。

我们到各兄弟厂取来的可都
是真经，结合我厂的实际情况投入
生产后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那
时候到兄弟厂参观学习都是利用
我厂的休息日，既不占用工作时
间，也不影响正常生产。外出的交
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没有自行车的
职工就找亲友借，有时就干脆步行
去。参观回来后就连夜开会，交流
学习心得，讨论施工方案，动手进
行试验。没有人叫苦怕累，也没有
人讲条件、提报酬，大家分享的是
试验成功时的喜悦。这就是我们那
代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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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
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个，他
的文化程度最低，被人们称为“三不
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
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
姨太太。

先说第一个“不知”。在张宗昌击
败齐燮元之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占据山东、河北、江苏北部的他，成了
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
得势，让北方许多土匪军阀欣喜不
已，纷纷投靠，害得张宗昌部队番号
一会儿一变，出现了三十二路兵马，
人都数不过来，更何况枪了。

再说说第二个“不知”，这也是货
真价实的。张宗昌，是天底下最不守
规矩的军阀，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
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更
让人觉得惊奇的是，张宗昌要起钱
来，连家乡都能下得去手。刘宝瑞先
生的经典名作《韩青天》，批的是韩复
榘，实际原型应是张宗昌。

张宗昌所征收的捐税主要有：田
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
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
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
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
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
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
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
修张宗昌铜像捐等，合计六十多种。

这还不够，张宗昌还设立了一个
“粪税”，为此，他特别成立了一个“金
汁行”，作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
为此，山东人专门创作了一副对联，
上面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
屁无捐”。

而山东人当然也对张宗昌不客
气。1930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
的《山东歌谣》当中记载有很多各地
百姓骂张宗昌的民歌，其中最有名的
便是聊城冠县的一首：“也有葱，也有
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葱，也有
姜，锅里煮的张宗昌，张宗昌，先吃
肉，后喝汤。”

这就是张宗昌“狗肉将军”的由

来。
再说说最后一个“不知”，这也不

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确实不知道自
己的小老婆有多少。

张宗昌有支姨太太队伍，号称
“八国联军”，里面有中国的，有日本
的，有俄罗斯的，也有南洋的，他不管
走到哪儿，都乐意带着这支庞大的姨
太太队伍，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
外，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
过外国报纸的。

张宗昌的姨太太们，成分很复
杂，有出自青楼的妓女，也有被强婚
的民女。基本上只要他看上的，都没
得跑。不过这也不是绝对，一次，张宗
昌兽性大发，喜欢上了时髦女性，遂
生一计，命令手下找个女校参观，实
为选妾。张宗昌到学校后，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随后又给听众们发
钱，每人二十个大洋，但是没人上张
宗昌的套，他只得败兴而回。

山东大学有个外号，叫做“亚历
山大”，意思是“亚洲历城县山东大
学”。这个外号可不是现在才有的，它
的最早命名者是上海出版的新文学
刊物《语丝》，时间正是张宗昌督鲁时
期。

对了，那时候山东大学的校长，
就是张宗昌。

山东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袁世
凯所建的山东高等大学堂。清朝灭亡
之后，高等大学堂渐渐不支，继而解
散，随后在济南的地面上，出现了六
个专门学校。

在张宗昌治下，这六个专门学校
进行了合并，成立了山东大学及附属
高中。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寿彭
任首任校长。

新建立的山东大学本部设在济
南趵突泉街工业专门学校原址，
也就是现在杆石桥一带。

这个山东大学有两个特点，凡
是属于旧的都是好的，凡是属于新
的都是坏的。比如说，碰见老师，磕
头跪拜就是好的，鞠躬敬礼就是坏
的。学校规定，每逢开学典礼以及

孔子诞辰，就要穿长袍马褂，对孔子
牌位行跪拜叩首礼。

这个规矩是张宗昌定的，他非常
推崇孔子，在刚来山东不久，他就到
曲阜举行祭孔典礼。

不过，那时候的青年，已经不是
清末模样，结果当然是被全体师生一
致反对，最后在1927年，王寿彭“拂袖
而去”。之后就有了张宗昌亲自当山
大校长的故事。

张宗昌的就职演说也很简单，他
对学生们说“要好好念书，不要闹革
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为了附庸风雅，体现自己大学校
长的身份，张宗昌还刻过《十三经》，
卷首有一篇之乎者也的序文，最后署
名“张宗昌”，不知道是谁为他捉刀写
的。

除此之外，张宗昌还喜欢舞文弄
墨。他觉得既然自己是孔圣人的父母
官，不带点斯文，实在不成体统，于是
他拜师学艺，一番苦练之后，张宗昌
功力大进，不久便出了一本诗集，叫
做《效坤诗钞》，效坤是张宗昌的字。

这本诗集，怎么说呢，基本上全
是顺口溜，有名的诗句有：“数英雄兮
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远看
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
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等。借
助这本诗集，如今张宗昌在网上得到
了一个新的外号：“打油诗之王”。

不过，最近张宗昌的女儿接受采
访时说，网上所传的这些“打油诗”并
非她父亲所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张宗昌的诗文水平确实不高。

除了担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张宗
昌没事还喜欢去别的学校巡视，以体
现自己对教育的重视。有一次，他来
到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视察，校长完颜
奎珍陪着他在学校走了一圈，当他看
到学生在操场上练篮球的时候，不禁
皱起了眉头，对校长说：“以后多买几
个皮蛋子，给他们一人一个，不再叫
他们几个人抢一个了。”

在张宗昌的治理下，山东大学的
教育质量可想而知了，有些血性、有
些本领的青年人都出外求学了。1928
年4月，国民革命军入鲁，5月1日，济
南光复，“亚历山大”也随之完了。剩
下的校舍与设备，由1929年在青岛设
立的另一个山东大学接收了。

再说回张宗昌，这个曾早年立志
“吞扶桑”的军阀，却变成了叛国投敌
的民族罪人，他被国民革命军赶出山
东之后，彻底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走狗。1932年的夏天，他被暗杀在济南
火车站。

暗杀张宗昌的人叫做郑继成，他
是济南历城人。张宗昌生前长期盘踞
济南，祸国殃民，坑害了山东老百姓；
想不到最后竟然死在济南人手中，真
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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